《皮囊》读后感
施燕红 礼河实验学校 小学部
望你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马塞尔·普鲁斯特说：“每个读者只能读到已然存在于他内心的东西。书籍只不过是一种光学仪器，帮助读者发现自己的内心。”皮囊亦然。
读皮囊，读的是作者的人生，有人，有地方，有需要直面的生活，有需要解决的问题。作者记叙的是，刻在骨头里的故事，是源自时代变迁，人情冷暖，悲欢离合，荡漾出了灵魂深处的涟漪。
那些我们始终要回答的问题，与“生而为人，我很抱歉”所流露出的悲观消极相反的，是要思考生而为人，为何物，在皮囊之下，灵魂深处，我们真正存在的意义。
与皮囊相对的是灵魂，灵魂的归属是人性。作品的第一个值得尊敬深思的人物是父亲，是父亲维系了这部作品，牵挂了作者的人生。如李敬泽所言“在70后的文学作品中，父亲这个角色便消失了。”但在皮囊中，父亲出现得那么祥和而有韵味。从叱咤红火到中风残疾，从不甘现状到坦然接受，直到最后离开，以及离世后魂魄的遗留。
这其中，我们看到了意料之外的甜蜜的爱情。父亲与母亲无声中的深爱，没有你侬我侬甜言蜜语，父亲病重，母亲力排众议修缮楼房，父亲逝后，母亲求告神明，握着灵魂最后的一丝残留。
掩卷深思，母亲坚强得可爱，坚强得令人心疼，不觉泪目。那是属于那一代人对婚姻敬畏珍惜的传统之下的默契和尊重。
父亲在慢慢离开，作者在逐步成长。
“自从父亲重病，我便成了当家做主的人。”在书中出现多次，在作者的人生中意义深远。他在病房中直面生离死别，那儿没有撕心裂肺的哭嚎，没有多余冗长的安慰和抒情。
相反，在大家的平静和意会之中，恐惧，无奈，隐忍，接受这些反而在读者的心中蔓延得更加肆无忌惮。
当读到对医院的描述，穿过重症监护室走廊时的情景，那些跟他一样拥有被眼泪洗净眼睛的孩子时，我感受到了生命的脆弱，感受到了那种面对疾病无能为力的痛。也勾起了自己的回忆，面对亲人的离去，那种无助，那种悲伤一下子涌上心头，当悲伤过后只剩一副皮囊，再也无力去难过或悲痛。
那个清洁工，作者对她不愿亲近众人的完美解释，便是不想有多余的割舍。圣诞节绽放出来的烟花，又包含了多少的无奈和懊悔。想起最近另一位知名作家在微博上分享了自己与母亲生前主治医生的偶遇经历。这位作家在母亲去世之后，不愿提起母亲生前的任何事和人。飞机上遇到这位医生，就意味着重新经历那样的痛苦，意味着是时候去直面了，结果除了泪目与悲痛，还有对生命，对生死的重新思考。生与死，离与别，是我们最频繁见到但又最惧怕的人间烟火事，这需要太大的勇气去直面，去接受，皮囊中作者娓娓道来，不忌讳表露自己对父亲离去更多的是愤怒，他最终交给读者的答案是那一方舒适安心的墓土，那是安放灵魂最好的地方。
皮囊游走在这个时代，时代自然会易了皮囊的容颜。
小镇女孩张美丽香消玉殒，大城遗民阿小还在苟延残喘。两个崇尚新的事物的人，影射了小镇的历史和未来。
在小镇的阴暗面里流传的是传统，是封建，是宗族控制，是流言蜚语。小镇的人们，人们的小镇，他们都选择摒弃排斥驱逐讨伐那个新奇怪异的张美丽，“她终究是个小镇女孩，要不然她不会自杀的。”
[bookmark: _GoBack]这是落后的文化与新事物之间的摩擦与碰撞，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总是要在流血牺牲中慢慢逝去。因此新文化需要传播，需要让大家接受，需要有人将其普及，不论是不是教师。
我们崇尚新的事物，同时反思时代发展的代价，那些就是就在作者及我们心中深深的印痕。
香港阿小和小镇阿小，两个矛盾的存在，“我哥吸毒的，这是毒品。”似乎已经预示了香港走进城市之后的悲剧，小镇阿小终究是屈为尘土，结婚生子，做一个摩托车上的渔民。
时代促进了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的摩擦和碰撞，作者一一表露出了这个时代有的怪象，回答着我们时代文明与灵魂坚守的种种疑问。
我们或许也是“那些既没有家乡又无法抵达远方的人”，像文展那样满腔热血渴望改变人生和世界，目空一切。
如果灵魂无处安放，再大的城市都是空荡。文展变得油腻而市侩，读至此，便有一股焦糊腥臭味缭绕鼻尖。
脆弱的精神，空虚的向往，赤裸的现实，最终只能是选择蜷缩在生命的角落。
海，藏不住，也圈不住，每片海，沉浮着不同的景致，也翻滚着各自的危险。生活也是，人的欲望也是。我们要找到和每片海相处的距离，找到欣赏他们的最好方式。时代的三千繁华，灵魂如若没有故乡，皮囊便无处安放。我们来时愉悦，希望走出半生，归来仍是少年。

